
■王坤山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

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
问客从何处来。”唐代贺知章这首
诗，不少人耳熟能详。可是，贺
知章听到乡音时激动的心情，又
有多少人知道？

1999 年，我们去云南大理，
在大理古城，听到有人用郾城话
叫我们，心头不禁一震，循声望
去，果然是家乡熟人。不难想
象，在那遥远的欧洲，在那遥远
的美洲，在那遥远的非洲，一个
中国人，听到一句中国话，听到
一句河南话，听到一句漯河话，
听到一句郾城话，听到一句只属
于本乡、本村的话，是一种怎样
的心情！

古人对乡土、乡俗、乡音，
有着谜一样的执著。连高高在上
的皇帝，也是那样的理解。

时任秘书监的贺知章，请求
告老还乡，唐玄宗准奏，并表
示：亲自辞别。贺知章见状，激
动地老泪纵横。玄宗问：还有什
么要求？贺知章说：臣下有个小
儿子，至今没有定名，能否请皇
上赏赐一个？唐玄宗是个有学问
的人，曾经注解《孝经》，只见他
慢条斯理地说：信，是道的核
心，《说文解字》就将“孚”解释
为“信”，贺爱卿之子就以“孚”
为名吧！贺知章一听，拜谢受命。

下朝之后，贺知章觉得有些

不对劲儿，暗自想道：皇帝这是
取笑我呀！我是吴地人，吴地人
以为，“孚”字就是“爪”的下面
加 个 “ 子 ”， 为 我 儿 取 名 为

“孚”，岂非我儿是“爪子”？仔细
想想：知我者，皇上也。

乡音，家乡的话音，方言、
土语、土话。有人说，方言、土
语、土话，是愚昧、落后、粗
野、鄙俗的代名词。其实，它们
是古语的孑遗，先辈的血汗，文
明的结晶，蕴含着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知识、技能、智慧。

“断竹，续竹；飞土，逐
宍。”据说，这是黄帝时代的猎
歌。如今，人们认为这是我国最短
的诗歌，节奏明快，句句押韵，一
韵到底。“宍”是“肉”的古字，用
普通话读，并不押韵，漯河的老年
人去读，则押韵。老年人读“肉
搏”、“肉桂”的“肉”，与“皮肉”
的“肉”不同，与“入”、“输”相
同，都是“如”的声母、“竹”的韵
母、阴平的声调，当然押韵。

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
家里孩子多，理想的是五男二
女，大多是三男二女。如果谁家
孩子个个强壮如牛、力能扛鼎，
母亲就说：个个给“忙梁”样。
查查《现代汉语词典》，没有“忙
梁”这个词。后来读 《说文解
字》才知道正确写法，《汉语大词
典》解释为“毛色驳杂的牛”，语
出《说文解字》所引《左传》，今

本 《左传》 作“尨涼”或“尨
凉”，已经不见牛的影子。万万没
有想到，目不识丁的母亲，说出
的是汉代以前的词语。

“近怕鬼，远怕水。”本地人
不敢去的地方、不敢买的房子、
不敢住房间，初来乍到的外地人
敢，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地方、
那个房子、那个房间，有着一段
上吊、跳楼、见血之类的恐怖故
事。本地人在河里、湖里、海里
自由自在地畅游，初来乍到的外
地人不敢，因为不知道这里的水
有多深、流有多急、浪有多大。

“近怕鬼，远怕水”这句话，是前
人留给我们的知识、技能、智慧。
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情，小两口因为该教孩子说什么
话产生矛盾。在漯河，男方把

“抱”说成“布”，把“膝盖”说
成“不老盖儿”，女方强烈不满，
认为男方说漯河话，影响孩子学
习普通话。男方强调，不说家乡
话，被认为是忘本，况且在交往
中，不得不说。

改革开放、自由迁徙、网络
发达、信息爆炸的今天，该不该
说方言、土语、土话？恐拍不能
简单地说“该”与“不该”，应当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明代，有个秀才要买柴，就
喊卖柴者：荷薪者过来！卖柴者
听懂了“过来”二字，就将柴担
到秀才面前。秀才问：其价几

何？卖柴者听懂了“价”字，就
说了价钱。秀才看了看柴说：外
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
之。意思是说，这些柴外面干、
里面湿，冒烟多、火焰少，请少
算些钱。卖柴者听了，不知秀才
说什么，担着柴走了。有人说，
卖柴者不会官话，白白丢了一铺
生意。有人说，秀才不会市井方
言，连柴也没买到。实际上，让
卖柴者学会官话不太可能，如果
有条件学会官话，他也许成了秀
才，做官去了。倒是这个秀才，
因为不会市井方言，生活不便。

“入境先问俗，出门先看
天。”当前，大多数地方仍在使用
方言，不会方言，生活肯定不
便。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需要
本土文化的优越感。集市上买
菜，同样价格，说不说本地话，
买东西可能不一样多。“熟人多吃
四两豆腐”，就是这个道理。

作为工作人员，说普通话应
该。做群众工作，尤其是销售、
采购、民调等工作，能说群众听
懂的话，效果更好。拉近与群众
的距离，密切与群众的关系，提
升群众工作效能。

方言、土语、土话，只在一
定区域、一定人群知晓，为保守
秘密创造了条件。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美军与日军展开逐岛争
夺，由于日军一直成功破获美军
的低级密码和通话，让美军吃尽

苦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942
年，美军征召几百名那瓦族人入
伍，训练成专门的译电员，外人
无法听懂他们的语言，日军无法
破译，为美军取得最后的胜利立
下了汗马功劳。

乡音，是一种自信。古时
候，有位富家子弟去趟京城，回
到家乡，一言一行，无不夸耀京
城之好。有天晚上，家人与亲友
一起赏月。亲友说，这月亮又大
又好。富家子弟说，哪比京城的
月亮，那才是又大又好。父亲听
了，十分生气，上去就是一个耳
光。结果，富家子弟说，比起京
城的耳光，那是又疼又响！的
确，失去自信的人，如同墙头芦
苇、水中草萍。

乡音，来自旷古的农业文
明，有着浓重的土腥味、青草
味、牲畜味。我们的先辈，曾在
土腥味、青草味、牲畜味里筚路
蓝缕、跋涉山林，走过童年、走
过壮年、走过暮年，走过灾荒、
走过瘟疫、走过战争。一年又一
年，一代又一代，才有丰衣足
食、歌舞升平的今天。

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地，
陆陆续续建起方言语音库、博物
馆，让人心甚慰。乡音，是心灵
深处的根。不忘乡音，不是不要
普通话；学习外语，不是不要中
国话。那是我们的根，扎在心灵
深处的根。

乡音：心灵深处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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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红尘百味红尘百味

舞阳农民画 二十四节气之立秋 胡振亚 作

■刘云鹏
小时候，一到收麦子的时

候，就会念想着要去做一个
“冰棒小子”或者“冰棒小王
子”，这种情愫会一直持续到
整个暑假结束。一个人，大热
的天儿，踩着单车，驮着一个
不大不小的木头箱子，走街串
巷去卖冰棒。既可以挣些零花
钱，还可以享受一种类似拨浪
鼓老人的自由和浪漫。

后来听说，这曾经是不少
人的儿时梦想，至少是“80
后”们的梦想。很可惜，这个
梦想一直没实现。曾经，规划
了无数次，却终于因为这样那
样的原因，一再拖延，未能成
行，徒留遗憾。

不过，依然还是会怀念，
怀念的次数多了，我就开始相
信，我并不是真的爱上了那个
卖冰棒的梦想，而只是爱上了
那个时代，爱上了那段属于纯
真的青葱年华。

印象中，那些风度翩翩的
冰棒小子们，十五六岁的样
子，空有一个大个子，仔细
看，照样是一脸稚气。那个时
候的夏天，偶尔会在家门口，
瞥见一两个骑着自行车的冰棒
小子，一闪而过。当我终于忍
受不了嘴馋的诱惑时，就会叫
他停下，拿几枚硬币买下一两
根，然后吃上大半天，盯着那
些个子比我高的冰棒小子，心
里总有些不服：你也比我大不
了几岁，可能是发育比较早，
个子显得高了一点儿吧。

对于冰棒小子的向往，我
是诚心诚意的，我曾专门研究
过第一次去卖冰棒大概需要多
少预算合适，要穿怎样的行头
才不失风度，哥哥却不是。哥
哥总在打这些人的主意，他曾

带着炫耀的口气向我吹嘘，他
以前是怎么跟那些冰棒小子耍
赖并得逞的。他会说一大堆自
己的英雄事迹，如何恐吓冰棒
小子，还有几个人如何合伙设
计“打劫”，然后免费“要”
冰棒吃。

对于哥哥的这些事迹，我
是又喜又忧。喜的是，我如果
去卖冰棒的话，可以带上哥哥
保驾护航，忧的是，万一我一
个人出去卖冰棒，会不会碰上
哥哥这样的“痞子”来捣乱？
这样的喜和忧，到最后都被证
明是多余的。

希望做一个踩着单车卖冰
棒的冰棒小子，还有一个原
因，就是出于对骑自行车的热
爱，觉得那是一种很潇洒的运
动。虽然那些家伙们的“装
备”，大多都是老式的凤凰牌
自行车，但当骑车飞驰的时
候，品牌之类的虚荣已经不重
要了。路边的风景照样会向后
狂奔，这种人与景色的双向互
动很让人心旷神怡，骑自行车
观景，在本质上与坐在火车里
观景、坐在飞机里观景是一样
的。

而今，对于冰棒小子的自
行车也感到越来越陌生了，也
许是因为社会变迁吧。对于自
行车的那种自由驰骋的不羁享
受渐渐淡了，变成了对高档轿
车、名贵跑车现实或者不现实
的心驰神往。即便听到某位出
位美女“我不喜欢自行车，我
还是在宝马里哭吧”的叫嚣，
还是会决定少一分尖刻的批
判，多一层理解和接受。

这样的转变能说明什么
呢？你可以说这代表着一种成
熟，同样，你也可以说这意味
着一种迷失。

冰棒小子

■一人
最近，笔者见到由文化部主

管的大型文化类核心期刊 《文化
月刊》 五月上半月号，里边的一
篇文章引起笔者的注意。标题为

《贾湖文化与太昊伏羲文化关联性
研究》，作者是我市的文化学者张
杰民。此期用六个页码刊登该
文，篇幅最长，显见编辑对此文
的重视。

杰民君作为长期工作在舞阳文
化行业的老同志，多年从事贾湖文
化的发掘整理和考据，是贾湖遗
址发掘者张居中教授的编外“弟
子”。张居中说：“你们要了解贾
湖文化，不用找我，直接问张杰
民就行。”正是由于长期致力于对
贾湖文化的研究，杰民君才发现一
个历史、传说中的有趣现象：太昊
伏羲与贾湖的关系。此文正是他在
这方面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

我们知道，作为远古文化遗
存，贾湖遗址自 1983 年到 2013
年，先后经历过八次发掘，出土
的骨笛、陶器、碳化的稻壳、牲
畜骨骼、殡葬方式等都震惊中
外。专家们通过对贾湖遗存的研
究，得出如下结论：世界上最早
的音乐起源地、最早的稻作农
业、最早的酿酒技术、最早的纺
织、最早的牲畜养殖、最早的鱼

类养殖、最早的甲骨契刻符号、
最早的同群不婚习俗、最早的原
始崇拜等。

这是一个距今 7500 年到 9000
年的新石器早期淮河流域上游的
文化遗存。

那是一个年降雨量 1200 毫米
到1400毫米的雨量丰沛的历史时
期，差不多是现代当地降雨量的
两倍。

从贾湖遗址往东，大约150公
里的淮阳县城有座人文始祖太昊
伏羲陵，传说里边埋葬着太昊伏
羲的灵骨。

传说中的太昊伏羲是太古三
皇中的天皇，生活在距今约 8000
年前，即贾湖文化核心时期。他
教民稼穑、结网捕鱼、驯化牲
畜、栽植农作物、制定历法、制
作八卦、创制文字、发明音乐、
制定婚姻制度等，是父系制度的
开创者，是人类从原始部族走向
文明的领导者。传说中的太昊伏
羲生于甘肃天水、葬于淮阳。

远古的传说大多都有历史的
印记，只是缺乏文字的印证，被
后人解读成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内
容。太昊伏羲的故事见诸文字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距离
贾湖文化时期已经过去了6000年
左右，在当时也已经是“远古的

传说”了。
太昊伏羲生前所做的一切与

贾湖遗存中呈现出来的文化现象
高度契合，淮阳与贾湖又处于同
一纬度线上，同属于淮河流域，
同属于雨量丰沛的地区。假如说
太昊伏羲和贾湖有联系，那么首
先要弄清楚他的出生地天水和安
葬地淮阳与贾湖是否有关联。

唐代诗人李白有句诗“君不
见，黄河之水天上来”。1200多年
前的李白认为，黄河的水是从天
上来的。怎么来的？集雨成河。
在科学知识十分有限的古代，人
们认为风雨雷电都是有各路神明
主宰的，神明们都在天上。雨水
来自天上，自然叫天水。由是可
知，天水本意就是指的下雨这种
自然现象。至于作为地名的甘肃
天水，应该是很后期的事情，而
且，被一部分考古学家作为太昊

伏羲出生地证据的天水地区大地
湾遗址，属于新时期中晚期文
化，要比传说中的太昊伏羲生活
的年代也就是贾湖文化晚一千多
年；“巧合”的是，根据考古发
掘，证明在7500年前，贾湖地区
发生过一次千年一遇的洪水。这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人们根
本无法抗拒，但当时的贾湖人已
经能渔猎，水中逃生完全不必臆
测，而贾湖下游150公里处就是淮
阳。洪灾来临，贾湖人在首领的
带领下顺水而下，到达淮阳，落
地定居当在情理之中。

太昊伏羲生于雨量充沛的贾
湖、葬于下游的淮阳！

郭沫若生前也曾就太昊伏羲
的出生地发表观点：山东南部，
或者河南南部的淮水流域。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杰民
君借鉴了胡适先生的治学方法。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杰民
君在文中展开了一系列的论证。
最后，作者以一位文化学者的身
份，抱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站
在家乡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自
己的设想：将贾湖文化与太昊伏
羲文化关联起来，建设太昊伏羲
朝圣文化园！

如果说该文还有遗憾的话，
笔者看到，作者在论述贾湖时代
同群不婚，即“别婚姻”的时
候，说专家通过对尸骨的鉴定，
认为有的女性属于外来族群，而
且随葬品中的绿松石在贾湖周边
300 公里范围内没有出产。事实
上，贾湖往南，400公里处的十堰
就是我国最大的绿松石出产地。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无论
是通婚还是贸易，当时的贾湖人
活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
象，其审美观也“潮”得很呢。

贾湖文化研究的又一积极探索
——读《贾湖文化与太昊伏羲文化关联性研究》

■丁甜甜
有一个地方，承载了年少时

的希冀，见证了曾经努力拼搏过
的自己，以及友人间的浓浓情
谊。这个地方，汹涌而来的记
忆，浮浮沉沉的情愫，时刻提醒
着我们，那是，我的高中。

2015 年夏，梧桐叶上浓得化
不开的绿，似一团团缭绕氤氲的
雾气，朦朦胧胧，我从初三生升
级为漯河四高的高一新生。作为
一种情感复杂的高级动物，人们
在面对新环境时总是选择以一颗
雀跃的好奇心去观察。譬如我，
独自一人顶着一轮白日走向了后
山，去窥探午后的四高。

蝉鸣于耳，鸟啾于心。恰逢
玉兰盛开，骄阳袭来，这是我的

高中，漯河四高。
初到高中，还没适应新生活

的懵懂少女累了，就默默地站在
走廊里，以一个学生的姿态，去
看朱红的楼、灰白的石雕、粉绿
相间的海棠和白云苍狗、云卷云
舒。站着，看着，花落了，叶黄
了，浮浮漂漂的心沉了；站着，
看着，雪下了，枝枯了，摇摇晃
晃的心稳了。我的高中开始使我
不停地向前奔跑，迎着最早的晨
光与最晚的彩霞，无所畏惧地追
求我的梦想。

一个人，一段高中旅程，一
段情。又是一个日光张扬的夏
天，不同的是高二理科生的身
份。夜晚的四高从喧闹中脱离出
来，摇身变成了安静沉稳的美

人。自习课上，唯有白炽灯拼命
发光的“嗡嗡”声。累了，转转
手腕，望望窗外，自问：究竟是
我在外面，还是那缕白月光？我
的高中已过去了三分之一，新鲜
与好奇早已不复，接踵而至的是
对课业日益繁重的疲惫与厌倦，
以及对随着知识的深入学习而感
到的迷茫与惶惑，此时的我是茫
茫大海上随波逐流的一叶扁舟，
无所适从。

就在这段高中的低谷期，我
浑浑噩噩地梦了半年。夏去夏又
来，海棠花在一场雨后已经被打
落，再有两个月，我将步入高
三。兴许是两年高中生活的磨
砺，我向窗外能看到阳光、玉兰
以及数不清的星辰。人总是会在
失去后痛哭流涕地去惋惜，我恍
然，高考结束后再去抱怨没有好
好对待高中生活，该是一件多么
不幸运的事。

我不知道 2018 年夏天我将怎
样结束这篇故事，但此时的我已
重见光明于阴霾之后，于四高继
续追逐我的梦想，继续谱写我与
四高独有的故事。

夜里的海棠稀稀落落，远处
的路灯犹如一盏盏萤火，树下，
细雨万点，恰是一片光阴正好。
望望这方天地，一颗炽热诚挚的
心跳动在这满是海棠香的风里。

（作者为漯河四高高二学生）

一个人，一段情

■穆 丹
当夜幕拉上白日的倦眼，

当人们把自己服帖地交给睡
眠，陪睡妈妈的夜晚，才刚刚
开始。她是睡眠的守护神，在
静谧的夜里，呵护着孩子的甜
梦。

当婴儿未曾降临尘世，只
作为母亲身体一部分存在的时
候，陪睡妈妈已渐渐丧失整夜
酣眠的权利。她要时刻保持左
侧卧的姿势，为了不压迫腹中
胎儿的心脏。隆起的腹部在偌
大的床上无处安放，只得借助
靠枕的支撑，勉强找到相对舒
服的睡姿。轻松的睡眠再无踪
迹可寻，长夜漫漫。半梦半醒
中，胎儿莫名地兴奋，手舞足
蹈。厚重的窗帘外，温柔的霞
光正酝酿着一轮初升的太阳。
她抚摸着肚子嗔怒道：“孩
子，能否让妈妈好好睡一觉。”

这个心愿，不知何时才能
实现。

初为人母的喜悦如约而
至，母亲的睡眠被变本加厉地
掠夺。陪睡妈妈如同枕戈待旦
的士兵，孩子的啼哭就是她冲
锋陷阵的号角。她一次次地从
温柔的棉被中挣扎出来，敞开
衣襟安抚怀中的婴儿。在婴儿
的吮吸中，她看遍了这城市夜
晚每一刻的模样。夜的深邃吞

噬着她强大的意志，她以责任
与困倦抗衡。婴儿，在她斗转
星移的陪伴中悄悄成长，成
长。她在微凉的深夜叹息道：

“孩子，能否让妈妈好好睡一
觉。”

这个心愿，不知何时才能
实现。

终于，孩子与母亲唯一的
身体链接也断开了。断了母
乳，却断不了母爱。陪睡妈妈
如同暗夜里警觉的猫头鹰，时
刻聆听孩子带来的风吹草动。
孩子的每次翻身都牵动着母亲
的神经，查看是否踢开被子着
了凉，或是盖得太厚出了汗，
又或者翻到了床边的危险区
域。甚至，会在孩子半条腿悬
于床沿的危急时刻力挽狂澜。
而你无法想象，劳累了一天的
母亲如何在夜晚依旧机敏果
敢。

不敢沉睡，已是一种习
惯。如同，爱你，一样自然。
当清晨的阳光涌入稀薄的睡
眠，陪睡妈妈张开惺忪的双
眼。她轻轻亲吻枕边熟睡的婴
儿。

起身，收拾倦容，合上门
帘。旋即融入城市上班的人群
中。没有人知道，她经历了怎
样的夜晚。如同，没有人知
道，她有着怎样甜蜜的负担。

陪睡妈妈的夜晚

■宋守业
辞别七月细碎的光阴，循

着七月热情而又轻灵的舞韵，
趟过涓涓流淌的七月时光，以
轻盈飘逸的风姿，迈着优雅曼
妙的步伐轻轻叩开八月的门
菲，八月，你好！我愿温柔以
待，也希望你能温柔待我。

走进八月，也就快走完了
夏季。尽管夏季总是雨水缠
绵，但也总是能给人带来凉
爽。围墙外的风景，在一场场
春雨的浇灌下，树儿吐叶，草
儿生长，在不经意间来到了夏
季的葳蕤苍翠。就如这悠悠岁
月，无论风雨，无论阴晴，无
论世事如何变迁，依然不紧不
慢、不急不躁地稳步向前。

进入八月的这几天，没想
到是这么的清爽，褪去了夏的

热燥，让人心底里不由长舒一
口气，傍晚可以去河堤欣然漫
步，清晨可以在河边的树林里
练拳，感觉自己也和孩童一
样，喜悦总是表现在眉宇间。
斗转星移，人生漫漫，几多坎
坷，几番心酸，面对家庭、事
业、爱情，也许在某个不经意
时候，心头涌上阵阵悲喜忧
伤，令人惆怅。但我们都知道
人生就是一条单行线，既有欢
乐的笑声，也有痛苦的磨难，
谁都会有欢乐的童年，也都会
有苦不能诉的怨言，让岁月刻
录下一行行、一篇篇心语，让
点点滴滴的感悟舞动于精灵的
心间，我相信八月里会有幸福
相伴，更相信人生就是一场晚
会，一定会在美好的旋律中继
续走向充满希望的明天。

漫步八月


